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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水

对很多老一辈的前郭县人来说，“引

松工程”成为他们关于查干湖记忆的分界

线。在挖引松渠前，查干泡“像个锅底，底部

全是碱面子”，各家去盐碱地挠碱，把地里

长出的碱蓬籽撸下来喂猪。

在碱蓬草长得比人高的盐碱地里，当

时十几岁的魏长喜挠出四五十斤碱坨子去

卖，8分钱一斤。上世纪 90年代，他赌了把
查干湖的未来，盖起平房。其中一间在

1998年成了当地第一家渔馆，“当时一天
挣个一二百元，都偷着乐”。

这样的好日子来得并不容易。1976
年，魏长喜刚成年，父辈们已苦于无水多

年。1972年入职查干湖渔场的徐向臣记
得，大家喊渔场一把手“盼水妈”喊了好几

年，“场长整天盼水，一直向上级请示反映

问题，再没有水，渔场就没救了。”

因为缺水失去活路的不只是当地渔

业。由于主要水源地断流，查干湖盐碱泛

起、鱼苇绝迹，周边水田生产也发展缓慢，

加之干旱，一到春秋整个前郭县都笼罩在

风沙之下。

而那段时间，在当地领导决策层内部，围

绕引水的讨论也一直没停，其中不乏“认为实

行引松工程劳民伤财”的反对声音。在最早经

过勘察论证的工程量规划里，未来的引松渠

长50余公里，需要挖1200多万土方量。
当时前郭县的一位干部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认识没有那么高，没有想到什么生

态、绿色、旅游，思路不那么宽，思想也不那

么解放。在之后的“引松工程”大会战中，这

群年轻干部“边指挥、边战斗”。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推进这项工程要承

担的风险，时任前郭县委书记的傅海宽被停

职反省，县委副书记常万海挨了批。在特殊

的历史时期，常万海边干工作边写检查，3次
检查都没过关，“挺委屈、挺难受，但没有动摇

信心与决心”。在他的回忆里，当时的吉林省

领导在实地走访后肯定了“引松工程”，还对

他说，“干工程没错，干事业有什么错？”

引 水

现在的人们还能从引松渠起点旁的土

方瞥见这项几十年前的宏大事业。

昔日的青年干部、水利技术人员将巨

大的工程量细化成一份份图纸，而让这份

图纸成真的是上万名前郭县人。

当时的史料记载，在“引松工程”的第一

阶段，前郭县全县 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80%以上城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员
工，乃至全县大部分学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都分期赶赴工地。一句口号也从 1976年 9月
6日召开的誓师大会上传开，“全县人民总动
员，四级干部上一线”。

在保存至今的几张现场照片里，一线

的不同施工段上，有鞋帽厂的女工、有厂矿

工人、有农民。

如今住在前郭县乌兰敖都乡的何占柱

还保留着当年挖土用过的铁锹，这种当时

售价 3元的铁锹是工程建设中能用上的少
数工具之一。

“当时县里财力、物力都不足，机械设

备几乎没有，只有人力相对可以。”“苦”是

单君国回忆父辈们参加“引松工程”的最大

印象。那一代前郭县人靠原始施工方法挑

战的，是开挖 1226万立方米的总土方量。
当时负责过一线施工人员伙食的魏长

喜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挖渠开山现

场，他看到不同单位的人互相喊话，“比赛”

干活。干活多的队伍被评为“黄牛班”，干活

多的“老黄牛”将获得一张奖状，这几乎是

当时最大的奖励。

用何占柱的话来说，就是去，就是干。

一些青年人还组成突击队，把铁锹挖出的

土背走，背得后背都磨起了泡。

时隔 40多年，当时和县委书记一起干活
的孙天莱仍记得大家黑夜白天不回家的场

景，“我这一生从小到 80岁，印象最深的就
是引松工程，我作过贡献，我高兴，我光荣”。

持续艰苦的施工带来惊人的成效，从

1976年 9月至 1977年 12月，前郭县数万民
众靠肩挑背扛，施工 240天。在引松一期工
程的三个阶段里，他们剖开川头山，挑走黏

泥土，战胜流沙与泉眼，共挖出 993万立方
米的土方量，完成总设计任务的 81%。
人定胜天的努力在 1984年通水后得

到回报，沿引松渠流入的水“复活”了查干

湖，也将一方水土的自然状况和生态环境

彻底改变了，并在此后数十年福泽后代。

得 水

如今在前郭县生活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半个多世纪前查干湖几近干涸的窘境，眼

前的湖泊水草丰茂，银鱼穿梭。

“打我记事起，查干湖的水就越来越

多。”1987年出生的马文岩几乎和有水后
的查干湖一同成长，到他 19岁回来学当渔
把头时，查干湖已经恢复了千年前的捕鱼

传统。2007年，查干湖被列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查干湖冬捕为标志的渔猎文化

也成为其文化遗产之一。

马文岩不是唯一回家找出路的年轻

人。靠查干湖发展起来的渔场在 1995年试
捕年后吸引了一批本地、外地青年返乡。

“不少小年轻走到全国各地寻思好

混，但最终混来混去，发现这渔场比外地

开的（工资）都多。”曾任查干湖渔场党

委副书记的单君国见证了渔场进入 21世
纪后的大发展，渔业复兴后，不仅查干湖

胖头鱼被认证为有机食品，鱼产品的存

量、质量、产量、销量居全省同行业之

首，渔场职工也增至近千人，目前职工的

家庭人均收入 3万元。
现在已是渔场老职工、在 2011年当

上副把头的马文岩仍旧记得，当学徒的头

两年“啥都不懂”，这个一般人来不了的

活计需要体力、耐力与判断力。

捕鱼十多年，他每年只休息一个月。

和其他渔把头一样，马文岩坐马车驶上凌

晨 4点的查干湖冰面，观察在透明的冰下
的鱼泡，确定下网点，也经历过误以为冰

裂的紧张时刻。他收获最多的一次，捕获

近 50万公斤。
在这片曾迎接过辽帝渔猎、康熙帝东

巡的水域上，新一代渔把头与渔民开始打

捞未知的水底世界。

变化与传承在这里交织，五六年前，冬

捕的冰面上开始出现私家车，渔把头们告

别马车，以更加可控的车速在冰面上驾驶。

但一些传统仍旧沿袭，无论渔网材质如何

改良，网眼始终保持在 6寸大小，“这确保
只网 5年以上的大鱼，把未成年的小鱼漏
掉”，马文岩告诉记者，这叫“猎杀不绝”。

引水成功近 40年后，古老又年轻的查
干湖在可持续发展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成为一份“吉林样本”。乘着开湖鱼美食节、

蒙古族民俗文化旅游节、查干湖冰雪渔猎

文化旅游节等一系列活动的东风，查干湖

2019年接待游客 46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40.6亿元。
一场场冰天雪地的追寻背后，保护生

态和发展生态旅游正相得益彰。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乘船来查干湖考察，他登上

捕鱼浮桥，眼前波光粼粼，网收鱼跃，他祝

愿大家“年年有鱼，年年有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随着最后一条清水管线切换完毕，

长春市第一个净水厂——南岭净水厂在

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大半个世纪自来水

后，完成了它的供水使命。

这座始建于 1932的净水厂，开启
了长春人使用“自来水”的时代，也承

载了几代人关于“水”的民生记忆，既

经历了伪满洲国时期自来水的匮乏，又

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老百姓用上自来水

而艰苦奋斗的历史。

如今，这座曾经废弃的净水厂发生

了“蝶变”，变成了长春水文化生态

园。同时，也成为长春市百里伊通河综

合整治工程重要的一环，为长春实现

“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添上了浓

重的一笔。

长春水务集团城市排水有限责任公

司项目办工程技术组负责人宋磊说，整

治后，“水给这座城带来了灵气和活

力，还有新气象。”

开启长春的“自来水”时代

在 80后宋磊的印象里，早年间，
长春的母亲河——伊通河几乎没什么

水。作为全国 108座严重缺水的城市之
一，长春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国的

16%。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水三代”，

宋磊一家爷孙三代都从事与水务相关的

工作。宋磊的爷爷是南岭净水厂的职

工，早期，职工们一起生活在净水厂的

职工大院里，他作为大院长大的孩子，

也见证了净水厂的变化。

“那个时候觉得水来之不易，在大

院的时候大家用水都特别省。”在宋磊

小时候，城市里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自

来水。他和家人知道这些水是爷爷参与

生产的，所以在用水方面特别“抠”。

宋磊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洗完菜

便把水存到家中的大水桶里，当时种的

蔬菜较少使用化肥、农药等，沉淀一下

水中的泥沙，便用来洗脸，再用来浇

花、冲厕所等。

解放前，用上自来水对于长春人来

说曾是一件很“奢侈”的事。1942年
南岭净水厂第二净化系统扩建完成后，

日供水能力约达 4万立方米/日。据统
计，1943年，在长春，日本人的自来
水使用普及率达到 95%，中国人的使用
普及率仅 29%。
解放前夕，长春自来水供应遭遇巨

大危机。南岭净水厂大量净水、送水设

备被拆毁，附属设备大部分丢失、损

坏，自来水厂的职工也仅剩下 16人。
中共党员为暗中保护城市供水做了

大量工作。由白鸿林领导的中共地下工

作小组成员梁国璋、戴明徳，争取了进

步青年吴廷贵，冒着生命危险，将保管

严密的《长春市自来水管道图》原图送

交中共长春工委。

地下工作人员孟双全（又名孟木
村）利用其远东营造厂经理的身份，
借承包工程之机，先后将多名净水厂

的工程技术人员送往了解放区，这为

长春解放后迅速恢复城市供水创造了

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长春的供水事业发

生了质的变化，从“为殖民统治服务”

转向了“为人民群众服务”。从 1949年
到 1952年，长春市共修复和新建供水
工程 77项，维修漏水管道近 1.8万处，
新铺设管道 22.5公里，城市供水能力大
幅提升，普通老百姓的自来水使用率越

来越高。

从“用上水”到“治好水”

随着老百姓的用水问题逐渐得到解

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由于生产生活污水不断增加，伊

通河一度出现“黑臭水体”。“上世纪

80年代以前，伊通河是臭水河，河流
的上半拉是活的，下半拉是死的。”南

岭净水厂退休员工刘女士说，以前不太

愿意往伊通河边去。

2015年，南岭净水厂的供水历史

画上了句号。这个地处长春腹地，东临

伊通河生态长廊的旧厂，还为这座城市

留下了 35万平方米生态绿地。在宋磊
的印象里，园区里到处都是树。这也为

它开启新使命埋下伏笔，成为伊通河综

合治理重要的一环。

2017年 5月 4日，正是南岭净水厂
“蝶变”的开始，净水厂改建工程正式

启动。时任长春水文化生态园设计经理

方钊是建设者之一。2016年，他和设
计团队走进这座旧厂。在改造过程中，

方钊和团队，秉持最大限度保护城市工

业历史遗迹、生态绿地的理念，并融入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理念，以“水文

化”为主题，通过修旧如旧、适度增

新、新旧并置等手法，试图将园区打造

成为一个充满文化感、历史感、功能与

情景交融的城市文化新地标。

当时项目团队平均年龄在 28岁左
右，大家都很有拼劲儿，每天 5点多就
到工地，一直工作到天黑，一天没休息

过。一年多的时间，方钊开了约 1000
场会议，会议内容记满了 4个笔记本，
这些本子他到现在还留着。

“可能一辈子再不会有这样的项目

让我去学习，让我去成长。”对于方钊

来说，这是他目前遇见的最复杂的项

目，其中，最难的就是统筹协调，为了

项目顺利推进，当日事当日解决，方钊

最多时一天打过 200多个电话。
2018年 10月 1日，长春水文化生

态园正式开园。据方钊介绍，当天就接

待了 3 万 - 4 万人。这里有了创客空
间，为这座城市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创客所在的“水波楼”是园区内标志性

建筑，被网友称为“褶皱楼”，也成了

年轻人打卡的网红胜地。

这里也成为长春城市更新以及工业

遗产保护的一个代表，该项目斩获了

20多项大奖，比如，被誉为全球园林
景观及建筑界“诺贝尔奖”的 ALSA
奖、MIPIM Awards 2019“最佳城市再
生”入围奖以及国家优秀工程奖项等。

方钊说，“我小时候的红砖老房子

已经很难见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乡

愁。建设这样一个有历史感、有文化氛

围的公园，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份

乡愁，也为城市留下一个天然氧吧。”

“水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灵气”

水务工作在宋磊一家实现了传承。

他和爷爷分别工作在长春水资源循环的

一“头”一“尾”，作为“水一代”

的爷爷工作在为老百姓供水的一环，

为老百姓喝上好水而奋斗过；作为

“水三代”的宋磊目前工作在治理排

水这一环节，在为有一个好的水生态接

续奋斗。

“打小对水就有一种情怀，这种情

感也糅进了工作中。”宋磊在大学时选

择了给排水专业。上学期间，他参观的

第一个污水处理厂就是东南污水处理

厂，如今这个厂子的给排水成了他工作

的一部分。

与水文化生态园建设一样，污水处

理厂的运行也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重

要的一环。宋磊说，老百姓排放的生活

污水被截住后，经过处理，出水水质达

到了较高标准，作为生态水直接排入伊

通河，成了该河的一个水源“补给站”。

在生态治理和污水处理的双重加持

下，河流明显变清了。“作为一个市

民，我愿意在河边上走了。”宋磊表

示，经过这几年的改造，伊通河的水量

明显增多了，鸟也飞回来了，水里偶尔

还会露出鱼尾巴，两岸景观也有了。

历时八年数万人参与的“引松工程”创奇迹

千年查干湖“复活”记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查干湖用了近半个世纪，才摆脱干涸，
成为今天的样子：蜿蜒曲折的湖岸线绵延
100多公里，面积相当于7万多个足球场的
湖里蓄着6亿多立方米的水。恢复冬捕后，吉
林松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
“前郭县”）渔民以传统捕捞方式单网冰下
捕鱼26万公斤，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目睹过这里鱼苇绝迹的当地人都

说，查干湖“复活”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地处吉林省

西北部的“查干泡”（当地人对查干湖的称
呼）还是条旱河，因为主要水源地霍林河
的断流和连年干旱，水域面积逐年减少，
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仅剩50多平方公里。
无水过活的苦日子里，前郭县人和盐

碱地较劲，他们熬碱、养猪、捕毛腿鸡。人们

渴望水，一个引水工程的构想也在酝酿。
1976年，一项靠人工肩挑背扛的挖

渠工程开始了。这一动工，就是8年，全
县参与挖渠的人数最多时达到8万。到
1984年“引松工程”开闸通水时，50米底
宽的渠两侧站满了人。来自松花江的水
终于流进了这道53.85公里长的人工渠。
当时26岁的查干湖渔场职工魏长喜记
得，松花江的水奔流了近一天才到达湖
里，看到水那一刻，渔场一片沸腾。
30多年过去，查干湖逐步恢复了渔

业生产，冬捕的名声传出前郭县，查干湖
里的鱼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在去往
查干湖的路上，人们看到几个大字横跨
湖旁湿地，写尽这里的过去与未来：绿水
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

2020年 12月 29日，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八郎镇查干湖渔场，三号网工人在零下 27度的天气里开冰下网。 视觉中国供图

2018年 12月 28日，吉林松原，查干湖第十七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开幕。 视觉中国供图

城不在大 水好则灵

2019年 12月6日，长春市伊通河，上千只野

鸭子在此嬉戏。长春的母亲河——伊通河见证了

这座城市从曾经缺水、水体黑臭到通过综合治理

水生态逐步改善的过程。 视觉中国供图


